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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看一些文艺作
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呈
现一片繁花似锦的春天景象，各种题材的
文艺创作十分繁荣。但在众多的文艺创作
中，工业题材的作品较少，工业题材的小
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更是凤毛麟角。

前不久，我的好朋友——湖北宜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陈刚，十分高兴地给我
送来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卧槽马》，并希望
我给他的作品写个序，理由是：您既是行
业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又是行业协会会
长，不能推辞！

盛情难却。我从未给小说，特别是长
篇小说写过序。既然无法推辞，就必须有
认真的态度。我用了几个整天的时间，认
真把《卧槽马》读了两遍。小说的开篇就把
我吸引住了，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是
一口气读完的。两遍读完，掩卷沉思，梳理
我的读后感。有两点突出的感受：一是故
事真实，二是语言凝练。

首先，说说真实。《卧槽马》的真实反
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行业发展背景真实。卧槽马写的
是一个化肥厂的发展历史，一个企业的发
展离不开行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我国化肥
工业的发展，有一个十分生动曲折的大背
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化肥极度短缺，
为了解决我国农业的急需，全国化肥工业
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县县都办化肥厂。

“要想当县长，先进化肥厂”，就是当时化
肥工业红火的一句时髦流行语。九十年
代，随着大化肥尿素项目的引进，随着小
化肥的改造，随着我国化肥工业的技术进

步，我国化肥工业市场由“短缺”变成了需
求基本平衡，化肥厂门前车水马龙火爆抢
购的场面已经成为历史。到2000年前后，
我国化肥工业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的局
面，产大于销的局面迫使全行业走上了一
条“去产能”、淘汰落后的境地。由化肥极
度短缺，到产需基本平衡，再到产能严重
过剩，这就是我国化肥行业发展的大背
景，在这个大背景下，化肥企业都经历了
从极度富有，到过紧日子，再到大浪淘沙、
淘汰落后、转型升级的巨变曲线。《卧槽
马》真实地反映了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背
景下，一个典型化肥厂摸爬滚打的日子。

二是企业改革主线脉络真实。《卧槽
马》紧紧围绕一个由年产十万吨硝铵厂转
型为碳铵化肥厂，又由碳铵化肥厂改造为
尿素工厂，由全民所有制的峡湾化肥厂改
制为泰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再由国有公
司改制为资本上市公司的企业，生动描写
了卧槽马化肥厂由兴到衰，再由衰到兴的
全部改革发展历程。改革发展的利益冲
突，引发了企业内外上上下下群体各种矛
盾，竞争上岗、下岗分流、人员调整、职务
变迁以及企业围墙内外的兴衰变化等等，
矛盾展开自然生动、矛盾冲突真实可信。
卧槽马化肥厂其实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
革完整历程的一个生动典型，国有企业改
革的历程跃然纸上、活灵活现，十分难能
可贵。

三是人物性格塑造真实。小说围绕着
卧槽马化肥厂三个主要人物黄政勇、吴英
俊、姜大民的命运，塑造了刘梦娜、刘招
娣、王友忠、王怀亮、胡远方、马雪花、马海

燕、张建新、艾新华等一大批有血有肉、性
格各异，与化肥厂内外有着密切联系的鲜
活人物群体。他们的命运既同化肥厂的兴
衰密切相关，又同时代命运息息相关。黄
政勇、吴英俊、姜大民的职务变化，刘梦
娜、刘招娣的家庭生活，王友忠、王怀亮的
社会关系，胡远方、马雪花的命运风
雨……构成了一部生动的社会生活百科
全书，化肥厂年轻人同周围农民的利益关
系，化肥厂内部丰富的人文生活，化肥厂
变革前后的利益冲突，都充分反映出作者
对工厂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生动提炼。

其次，说说语言。《卧槽马》的语言，具
有十分简洁凝练和准确生动的特点。

小说的开头，用引子开篇介绍了卧槽
马的悠久历史和千年不变的来头。一个短
短的开篇，就把卧槽马沧桑的历史、惊艳
的典故、家族的更迭、独有的特产还有小
说人物王麻子等全部推出，把这样一个内
涵丰富、纷繁杂乱的历史，丰富的人文遗
产，长篇故事的铺垫，娓娓道来，语言干净
利索、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充分反映了作
者老练的文字功底。

人物情感的描写更是细致入微，催人
泪下。有人讲，“能打动人心的只有人心”。
描写姜大民癌症住院期间，在病床上同陪
夜的刘梦娜那段感人肺腑的夫妻对话，更
是情真意切、令人肝肠寸断。

第二天晚上，他要刘梦娜陪夜。他把
床匀出来一半，要刘梦娜陪他在床上躺
着。刘梦娜说床太窄了，我怕碰着你，还是
睡行军床上，靠着你的床，行吗？姜大民固
执得像孩子，顽皮上脸地说，我就要嘛。两

个人把病床填得满满当当，骨肉相嵌，找
不到半点余地。姜大民仍习惯性地把一条
胳膊从枕头下面伸过去，绕成一个温柔的
陷阱，托住刘梦娜的脖子，凹凸相扣，严丝
合缝。就算不说话，表皮下涌动的血液也
能让身体的温度烘暖他们的爱情。姜大民
的眼睛泊在泪水里，一动不动。他是不敢
动，一动就要溃堤。但他的嘴动了，声音发
颤地说，你将来要是找到伴了，也会让他
这么抱着你睡觉吗？他像把一把刀子捅到
她心里又搅动了一下，这把刀子似乎带着
某种企图。刘梦娜的心在猛烈抽搐，眼泪
喷涌而出，她用手捂着嘴，浑身瑟缩，不让
声音发出来。姜大民明知道不该问也不能
问，一张口就会撕开一道鲜血淋漓的口
子，里面的爱有多深，疼就有多深。她怎么
回答都是舍生忘死的表态，多么地残酷。
刘梦娜成了寒冬腊月还埋在淤泥里的半
截残藕，心里都是洞，另外连着丝的半截
藕不见了。她会去找吗？她仿佛正夹杂在
生死之间。姜大民愧疚地侧过半个身，另
一只手环过来，把她整个人都搂在怀里，
像附在她身体上的一个壳，包住了她。她
捂着胸口像捂着伤口，索性痛到底吧。她
泣不成声地说，大民，我不会去再找，你就
在那边安心地等着我吧。

语言的魅力，就在于情真意切，直撞
心灵最柔软之处。《卧槽马》就有这样的语
言特色。

迎着2018年春节的浓浓年味，我完
成了陈刚托付的任务，心中有了一种如释
重负的轻松。陈刚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卧
槽马》的出版，对他的创作成长无疑是一
个动力加速器。他生活阅历十分丰富，创
作欲望十分强烈。他既勤奋，又善于观察，
相信陈刚还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摘自《卧槽马》，陈刚著，作家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一部难得的工业题材好小说
□李寿生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一
句基督箴言，也是一句充满禅意的诗。所
有的光亮和喜悦都在这秘不可知与洒脱
自然里了，也类似于文学的表达意境。一
篇散文或者一首诗，最想表达的意思也就
那么一两句话。其余的文字都只是在烘托
并等待“那么一两句话”的盛放，或者说在
为释放“那么一两句话”而提供表达的机
缘，文字都在风里吹。思想才是文字的花
朵，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总会开出那么一
两朵灿烂的花。其实小说也是。只是可能
捂得更紧，绽放时才会更绚丽。

互动百科上这么解释卧槽马：象棋术
语，指进到底象前一格位置的马。既可将
军，又可以抽车，是棋局里的一种凶招。我
觉得这个解释有点意思，很贴合这个小说
想表达的意思。世事如棋局，人是棋子，企
业也是。我了解一些企业家，他们都怀着
险中取胜的理想。竞争时代，这是一种优
秀的企业家品质，叫冒险精神。我在创作
的时候，一直在努力把题目和内容拧在一
起，搓麻绳一样。我希望搓得越牢固越好，
可以承吊起一个百年企业的传奇。

2017年7月，在江苏黄桥，中国化工
作家协会组织学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会
议间隙，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李寿
生会长和我闲聊，说你是中国化工作家协
会副主席，又是九届作代会代表，还在中
国最大的化肥制造企业工作，你熟悉行业
和企业情况，可以写写化工企业。他没有
说责任和义务。我却突然间有了责任感和
使命感。我不认为这是自作多情的矫情。

等真正动笔前，我认真阅读了寿生会
长主编的《中国化工风云录》，这是一本报
告文学集。沉浸其中数日，寂静中有了微
澜，是心动。从中打捞出以下几组数据：

1956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化学工业部成立。

1958年5月1日，在中国当代化学工
业鼻祖侯德榜的亲自指挥下，中国第一个
碳化法小化肥厂在上海投产。年产能仅两
千吨碳铵。

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亲
自兼任中央化肥领导小组组长，开始布局
全国小化肥厂……

1966年，全国有一千多家小化肥厂
遍布各地。主要产品是碳铵和氨水……

1973年，中国正式决定向日本东洋

公司等外企引进大化肥……
1976年5月5日，中国第一套30万

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在四川化肥厂正式
投产……

2016年，全球化肥产能1.83亿吨，中
国化肥产能0.605亿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力拼搏，中国的
化肥工业从一穷二白到占据全球化肥产
能三分之一，成了稳居世界第一的化肥产
业大国，每年参加IFA（国际肥料工业协
会）大会的中国化肥企业代表超过与会人
员半数以上。光鲜的数字背后，有着更深
的隐忧。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化肥大
国，但不是强国。我们面临的是氮肥、磷肥
产能过剩加剧，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高耗
能重污染的现状，粮食安全与资源消耗和
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化肥利用
率仅为30%～35%，而农业发达国家化
肥利用率已达到60%。我们进入化肥强
国要走的路还很长，譬如生物刺激素的研
究，测土施肥配伍养分的技术，水肥一体
化的建设，包括化肥深施的机械配套和智
能制造等。除了化肥产业，还有建材、钢铁
等若干产业都面临大而不强的窘境。振兴
民族工业，唯有产业转型技术升级才能由
大到强，这是一个涉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方向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新时代企业家
群体如何创造未来的具体问题。

工业题材让我兴奋，经历也是资本。
我曾在中国最大的化肥制造企业里兼任
过几家化肥企业的董事长。非常不幸的
是，七年时间里，我组织参与停产关闭的
化肥企业也是七家。这七家企业曾经都是
当地最大的地方工业企业，在日益紧迫的
安全环保压力下无一幸免，或关停或转
产。它们见证了中国化肥工业如何由弱到
强，又经历盛极而衰，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的过程。这几年，我经历了如何面对几千
名员工的安置，几十亿资产的处置，若干
社会债务的清理，许多日子就在这样的纠
缠和纠结中度过。我被员工们“围困”在办
公室里，两天只能吃上一个苹果……悲
观、怜悯、愤怒、无奈，我卷入到各种情绪
的旋涡中，多么希望能够抓住一把稻草。
但我退一步去想，又一个筋斗翻上云端去
看，我理解了员工们。如果企业还活着，我
们依然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如果企业越
做越强，他们会以更加温情的形式表达
爱。为什么不能让这个企业永远强大下去
呢？我陷入了困顿。

即使玫瑰已经枯萎，芬芳仍将继续。
我一定要写一个百年企业的传奇，即便是
一部虚构的小说，也是我的理想。我从另
一个广阔的时空里进入创作，却一度陷入
沮丧，相对于充满激情的创作者而言，我
更像一个迟钝的观察者。企业的历史变成
了一堆腊肉，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哈喇
味。如果用现实主义来处理，怎么超越现
实本身？宁静，琐碎，缺乏大波澜，也没有
刀光剑影，所有的过程只能像日常工作一
样消融于平庸。无论静态描写，还是开放
叙述，现实永远比小说更精彩。我感到了
经验的陌生和观念的挑战，那么虚构的必
需性就成了一把梯子，终于让我微弱的生
命体验爬上了阐释理想的阁楼。

我开始尝试用现实生活中的砖瓦搭
建另一个虚拟的世界，我关注工人们隐秘
的生活情境，用粗糙的词语打磨还原某些
场景。开始把一幅幅热气腾腾的工作画面
和沁人心脾的生活场景移植到小说现场
里，然后小心翼翼地绕过意义的浅滩，把
自己的思考和意识掰碎了糅进去。我变成

了一只蜘蛛，慢慢织网一样构建关系，把
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相处、地方和企业间的
相互依存、政府与企业间的频道转换牵扯
进来，让它们之间不仅发生结构性的关
联，而且在关联与冲突中发出声音，并呈
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样子……在个体的、
具体的生命与整体的、抽象的历史之间，
充满了永恒的紧张的对峙，社会的进步就
在这每一个历史对峙的缝隙里生长。在这
部小说里，我希望企业家（黄政勇或吴英
俊）的使命就是去填补好这缝隙，让新的
生长更加牢固。洞幽烛微，我多么希望这
些呈现出来的东西，看上去更像柏拉图所
说的“另一半自己的生活”，也像我们温馨
相处的生活。

人的存在的本质是向死而生。我相
信企业也是有生命的，就像人一样会经历
生老病死。如果放在哲学的层面去思考
和考量，死亡最终会成为一种必然性的
结果。这部小说更多的观察是作为独立
的个体（无论是员工，还是企业家）在面对
必然环境时的反应。人的一生都在对其
周围的环境不断作出选择和调整，三分天
注定，七分靠打拼。打拼也是一种选择，
就像奋力一跃的卧槽马，充满了对生命的
冒险。

汉语之美、汉语之深厚和微妙，就在
这一个一个的词，它被念出来，然后余音
不绝，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
经验、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李敬
泽语）。写作者可以通过文字看见彼此，映
照彼此，温暖彼此。那将形成一片光芒。所
以文学是美好的，而且有趣。当我们的生
活失去重量时，你还可以自由飞翔，而托
举翅膀的风，也可以随着你的意思吹。

最后要特别感谢王蒙老师为本书题
写书名以增辉，寿生会长为拙作写序而添
彩，他们的文和字，散发着夜空里的星辰
一样纯粹的光芒，穿透了世俗的尘埃，充
满了提掖晚辈的澎湃力量，令人温暖，令
人感动。感谢所有爱我的人！我也深爱着
你们！

（摘自《卧槽马》，陈刚著，作家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风随着意思吹
——作家创作谈 □陈 刚

内容介绍：

（上接第6版）
从旁观察，觉得这个专业的难度极大而且

很特殊。他们不同于医生治好病人就功德圆
满，他们也不像演员演好角色就获得掌声，他
们的工作成绩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有谁能
界定他们的工作完满了？小说里挑选的例子都
是看得见的，那是为了文学作品的需要，其
实，大量繁重的工作是防患于未然。因此我觉
得他们有点像地下工作者，默默无闻地与天斗
与地斗，当然主要还是与人斗。一部小说远不
能写出为保卫祖国大好河山而奋斗的他们！

近年来看到中央一系列保护环境的举措：
拒绝洋垃圾进口，关停不良小工厂，加强河流
的监管力度，等等，让人备感欣慰。“中国梦”
不是梦，必定是明天美好的现实。我“梦中的
河”也将变得如梦中一般清丽可人！但愿到那
时，能满心欢喜地再沿着这条河走一趟。

一篇小说孕育的过程往往是很有趣的，就
如我写这篇《减去十岁》。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人民都如大梦
方醒，兴高采烈地迎接新时期的到来。高兴之
余又不免叹息，怎么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十
年？那十年到哪里去了？在老同学聚会中，在
老朋友相见时，一张张欢笑的脸上却又不经意
地闪着泪花，心中难言的种种谁人得以诉说？
生命中的十年被浪费了，没有了，小鸟一样飞
去再也飞不回来了！

我被这一片愁云包裹着，深陷在这无言的
懊恼中，神仙也不能把丢失的岁月还给你！忽
然，一个念头闪现了出来：不堪回首就别去回
首，把那荒废的十年扔到脑后，把那十年从记
忆中抹去，让每个人都找回十年，让每个人都
减去十岁，岂不快哉！

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篇荒诞小说

就这样飞快地形成了。记得构思的过程非常的
顺畅快捷，甚至是非常愉悦——一个爆炸性的
消息在机关风传了开来：中央要发一个文件，
每个人都减去十岁！

于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欣喜若狂跃跃欲
试：我就要减去十岁，我就要找回十年，我该
干些什么？本来59岁还差一年就退休的老同
志，想到还可以再大干十年，立刻精神百倍一
扫老态；本来49岁的科研人员想到即将回到39
岁正当壮年，顷刻间意气风发哀怨全无；本来
39岁肥胖臃肿的女士想到就要变回29，马上动
手修饰打扮，还能抓住青春的尾巴；更别说本
来29岁的老姑娘将变成19岁花朵儿般妙龄少
女的狂喜！

小说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了，我的
“文件”掀起了一场风暴，给人人带来了一个美
梦。笔下真不忍心写没有这个文件，可又不能写

真有这个文件。于是，我只能写成现在这样：文
件不知搁哪儿了，大家都在疯狂地寻找！

最后想说的是，这次 《谌容文集》 的出
版，也是一个偶然。

二十年前，广州花城出版社曾把出版我的
文集列入计划，由编辑部主任文能同志负责。
当时觉得来日方长多写几篇等等再说，这事也
就不了了之。谁知这一等竟是二十年！而今我
已是耄耋之年，自知精力枯竭力不从心，这种
累人的事干不了了，故而从未有此奢望。

谁知去年岁末，《收获》创刊六十周年庆
典，我有幸应邀到了上海。会后去巴金纪念馆
拜祭巴老，在巴老故居的客厅里见到了编辑部
的朋友们，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笑谈中
他们得知我尚未出版过文集，就竭力鼓动我必
须做这件事，而且许诺不用我出力！

今天文集真的编好了，我怎能不感谢他

们！现巴金纪念馆馆长李小林，她不仅是我多
年在《收获》的责任编辑，不仅同意用她父亲
巴金同志的美文为全书代序，而且促成了这套
文集的出版。纪念馆的周立民同志、王伟歌同
志，编辑部的肖元敏同志为我承担了一切：从
收集作品、寻找照片、编排卷次、制作年表，
直到联系出版社，他们统统包揽了。又蒙作家
出版社格外垂青，社长吴义勤同志亲自安排，
资深编辑罗静文同志精心制作，文集才得以成
册。正如离开上海前夕李小林的话：这是意外
之喜。

没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与切实的帮助，我
的文集是绝无可能出版的。事情他们都做了，
留给我的任务只是写几篇短文。

写好后记，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摘自《谌容文集》，谌容著，作家出版社

201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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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拥有和未曾失去的。
曾经以为，每一天从东方升起的，是一轮新的太

阳。繁茂的大地上铺满了鲜花，娇艳的花儿在清新的晨
曦中醒来，一起朝着那轮朝阳吐露芬芳。我们伫立大
地，遥望远方，看着那轮太阳冉冉升起。年轻的目光与
第一缕阳光交会，迸发出让我们怦然心动的希望。

我们相信太阳一定会升起，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
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们的梦想可以比山川更高，我们
的激情可以与江海一起奔腾。我们相信花谢了还会再
开，所有的坚持都能等到雨后的彩虹。我们相信这个世
界可以明媚纯净，我们的心灵也可以永远纯粹。

我们相信美好的爱情，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如果
今生不够长，来生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我们以为死亡离
我们很远，亲情友情可以与我们终生相伴。在家里我们
被亲人环绕，离开家后我们
会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的朋
友只会越来越多，不会有人
中途退场。

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美
的东西，美的风景，美的心
灵。这个世界会因为我们的
存在而美丽，还会因为我们
的努力而更加美好。

那时候的我们爱哭爱
笑，很容易被感动，也可以无
所顾忌地表达我们的情感。
我们还常常被我们自己感
动，有些梦想很傻很幼稚，还
是能让我们感动落泪，因为
我们倾注的是最真挚最饱满
的情感。

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怎
么会有纷争和战火，我们也
不明白人与人之间怎么会有
欺骗和背叛。如果这些污浊
的丑恶真的存在，它们将在
我们的奋争中被彻底改变。我们背负使命而来，多少次我们豪情万丈。我
们不能容忍碌碌无为，我们将作为栋梁之材支撑和改变这个世界。情窦初
开的时候，我们渴盼的不仅仅是爱情，激情和梦想是我们最初的热恋。它
们成就了我们的青春，让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子成为锦绣年华。

在最单纯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太阳在为我们升起。
澎湃的激情渐渐平息，平淡的生活磨蚀着耀眼的光环。曾经以为我们

能改变世界，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连自己都难以改变。我们行走在
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原来我们是这么的渺小。学到越多的知识，我们越能
感觉到我们的匮乏；做过越多的努力，我们越能感受到我们的无能为力。
太多的事与愿违，愿望再美好，也不一定能在艰辛的付出后变成现实。相
爱的人不一定能走到一起，执子之手，不一定能白头偕老。那些至爱亲朋
也开始离去，我们这才知道，我们不可能跟他们永远相守，死亡和离别就
在我们的身边。这让我们更加地心灰意冷，我们垂头丧气，我们开始虚度
光阴蹉跎岁月。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渴望成就伟业；在我们真的
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却在漠视着最初的诺言。我们一点点埋葬掉我
们的希望、梦想和勇气，这比埋葬掉我们的生命还要让我们痛苦。可我们
还是做了，甚至做了我们曾经厌恶和不耻的事情。我们在一天天变成我们
曾经讨厌的样子，我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沮丧和愤怒，沮丧和愤怒又让我
们更加地无所适从，曾经美好的我们去了哪里？不再期待，明天会比今天
好；不敢相信，我们曾经满怀激情和柔情。我们不是因为青春渐行渐远而
黯然神伤，我们难过的是，青春的热情和朝气正在冷漠的岁月中一点点沧
桑和泯灭。

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软弱、无能，我们在无数次的妥协和放弃之
后，还在继续妥协和放弃。退到最后那道底线时，我们已两手空空，只是我
们的心里还挣扎着一些不舍和不甘。有些梦想不该被世故和艰难吞噬，只
有我们自己能为我们留下那份初心，只为我们而生的初心，如果我们放弃
了，就再也没有保留的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些事情只
有我们可以成就，如果我们不去做，就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我们犹豫着站在那里，没有看到太阳的升起，眼前的树枝上却摇曳着
明亮的阳光。远处传来熟悉的歌声，不再让我们热血沸腾，可我们的眼角
还是流出了一行热泪。我们怎么还能被感动？也许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
也许我们还没有离开得太久，少年人的纯粹和激昂还会在我们的心头徘
徊。飞鸟从天空飞过，带回一些已经陌生却依旧让我们感到亲近的记忆。
我们不仅仅只是年轻过，我们还有过很多的梦想和激情。不期而至的感
动，还可以让我们潸然泪下，还可以让我们想起从前，想起我们最初的诺
言，最美好的愿望，最勇敢的决定，最执著的坚持。

我们以为我们忘了，我们却都还记得。
我们默默地往回走。没有祝酒词，没有鲜花和掌声，我们还是走了回

去，怀揣着羞涩和忐忑，努力地往回走。身边竟然走着很多的人，我们彼此
注视，在心领神会的一笑中，我们轻松了许多，也强大了许多，每一个人的
一小步，也可以汇聚成浩瀚的洪流。

浩荡的人群中，我们依旧渺小，可我们不再因为我们的卑微而无所作
为。世界不能因为我们变得美好，至少不能因为我们变得丑恶。有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可以坚持不做什
么。我们没有随波逐流，我们还能有清醒和坚守，这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
的改变。我们少一些功利之心，少一些冷漠和熟视无睹，就是在善待别人
善待生活。我们还在爱着那些我们终将离别的人们，我们还在追逐着那些
梦想，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梦想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可是我们多实
现一个梦想，这一生就少了一份遗憾。没有爱，没有梦想和努力，也就枉为
此生。

黑暗的夜里，我们可以因为匆匆赶路而绊倒，我们也可以安静下来，
仰望星空，寻找那些明亮的星辰，在星光的照耀下继续前行。当大雪掩埋
了道路，如果我们还敢于走出去，我们就可以走进一个晶莹剔透的世界，
纯净的冰雪可以洗掉我们心底的污垢和麻木。

（摘自《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章珺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